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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下的轮椅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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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篇”玩主同行

乐在“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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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讯比春讯跑得快！城市尚未进入

春季，樱花节的消息就传开了。

春分时节，我披着碎金般的阳光，去

公园看樱花。

公园大门不远处，早樱林已经盛

开。几十株樱花树一长溜排开，像顶着

一片粉色的云霞。树旁围着一群群赏樱

拍照的姑娘和大妈，她们手里拿着相机

和手机，大呼小叫的，忙着拗造型，频繁

换服装。

我发现在赏樱人群中，有不少耄耋

老人，他们或在小辈搀扶下，或坐着轮

椅，在儿女的介绍下，抬起头观赏着漂亮

的樱花，脸上展示着舒心的笑容。

此时，八九位坐着轮椅的长者，从前

面鱼贯而入，进入赏樱区，他们的轮椅车

上写着某某敬老院。赏樱拍照者立刻自

动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靠近樱花树，仔

细观赏满树的樱花。

一位公园科普人员站在树下，给他

们介绍着樱花的品种花期及用途。周

围的摄影者也停下了拍照，仔细地听了

起来。

敬老院的老人们听完了介绍，要与

讲解者在樱花树前合个影。领队用手机

拍了半天，也拍不出身后樱花树的全景，

小姑娘急得差点要掉眼泪了。

这时一位胸前挂着两三台相机的中

年男子走上前去，用手中的专业相机帮

小姑娘解了难，并与小姑娘互留了微信，

说明后天就发过去。

听完讲解，长者们纷纷在樱花树前

留影。原来在树下拍照的人们，都把

最佳的景点让给了他们，并主动帮他们

拍照。

这时，一位坐轮椅的长者，想在中间

那棵开了满树花朵的樱花树前留个影，

但因树前有个稍高的小土斜坡，轮椅试

了几次都上不上去。

领队姑娘正要上去帮一把时，旁

边一对青年伴侣走了过来，帮他把轮

椅车推了上去，并为他在樱花树前留

了影。

离开早樱林区，我又去公园水上活

动基地旁的樱花品种园，观赏了品种

樱花。在一圈品种樱花树中间，是一

片绿色的草坪，许多游客在草地上搭

起了帐篷。

不一会，养老院的轮椅车队，从草坪

旁边的小路上，也慢慢地驶了过来。领

队姑娘正在向老人们介绍着品种园里的

樱花，随即又引导着轮椅车队停在了草

坪的边上，拿出双肩背包里的水，给老人

每人发了一瓶。

老人们喝了水，纷纷把轮椅驶到樱

花树下，慢慢地观赏起来。并拿出手机，

从各种角度，饶有兴趣地拍下了美丽的

画面。

领队姑娘坐在草坪边沿的石块上，

把轮椅老人观赏樱花的群像，一一收在

了她的手机中。

草坪上的一顶帐篷里，走出了一位

大胡子，手里拿着只萨克斯，吹奏起了

一支乐曲，优美轻快的旋律在春分的阳

光下回荡着。踏着乐曲，帐篷里走出

一位红衣姑娘，随着旋律欢快地舞动了

起来。

一阵轻风掠过。我望着不远处水面

上抖动着的点点色彩，和近处草地上阳

光下，正在观赏拍着樱花的长者，心儿不

由得随着萨克斯乐曲飘荡了起来……

我不是旅行家，如今，年逾古稀，腿

脚还算灵便，游兴尚未减退。因此，旅

游就成了我晚年生活的一大组成部

分。有人认为，旅游是一桩遗憾的事

儿。常常在看完景点之后，会发出“不

过如此”的感叹。但在老夫看来，这“不

过如此”正是出自旅游者的亲身体验和

观感，也是一大收获。

岁末年初，慕名前往西双版纳、普

洱一览神州美景。

在西双版纳，古老的森林、神奇的

山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歇息间

隙，写下了一段游记。“是日，老天作美，

轻风无雨。山涧谷底，林木葱茂，气清

荫凉，游客如织。流水潺潺，小溪为

路。脚穿雨鞋，轻装携手，行走在鹅卵

石、奇形石、软彩石之上，时而要笑对

‘惊险’。”

在普洱，游览茶马古道、那柯里驿

站和普洱茶艺博览园是重头戏。首次

到访，一切新奇。让我感受至深的，还

有倚象山风景酒店，有小诗作证：“特色

别裁睡半山，木屋独立坐茶园。日出醉

看红逾火，云海欣观对碧天。车堵人拥

不相见，噪声喧闹更无缘。休闲养性好

居处，益寿延年赛乐仙。”

回首退休后的这些年，每一次旅

游都有新的感受和意外的收获。而

且，摄影技术和行文水平，也有了较大

的提升。

短程、纯玩，不需爬陡坡、无刺激

性、适老自由行，是古稀旅行者的最佳

选择。对我而言，附带一条，就算有的

景点难尽人意“不过如此”，只要未曾涉

足，我也要“到此一游”，享受大自然的

馈赠，不亦乐乎？

云龙老师是一位“美篇”玩主。认识

他这一手绝活，是去年到莫干山

旅游开始的。当时，我听到他口中出现

的“美篇”两字，感到挺新鲜，向其请

教。他娓娓道来，“美篇”是一个App，

按照软件程序，可围绕一个主题将照

片、文字、音乐等，编辑合成赏心悦目的

作品。他给我看了他的作品，让我大开

眼界。

次日自行参观，我与云龙老师在风

雨中同行。我们先后参观了毛泽东下榻

地、蒋介石当年的官邸、剑池等地。云龙

老师精力充沛、步履匆匆，他到一个景点

就特兴奋。快节奏地用手机拍摄各种风

景、展品、人物照片，是他的拿手好戏。

同时，设法弄到了各种景点说明书。他

说做视频、“美篇”，需要大量文字照片，

一般短途旅游要拍摄数千张，长途游要

拍数万张。

与“美篇”玩主同行，我也被“挑上

山”。平时我不太喜欢也不善于拍照。

云龙老师一会儿把镜头对准我，一会儿

又要我把镜头对准他，时不时来一段录

像。热门景点人特多，要快速选准角

度、快速对焦、快速抢拍。我是个“菜

鸟”，初次这样频繁抢拍有点“抖豁”，拍

出的照片，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经云

龙老师点拨后一一重拍。而后制作完

成的“美篇”，有文友称其为：多彩人文

和自然景观融合、浓郁诗情与画意交织

的佳作。

与“美篇”玩主同行，是蛮累的事。

他爱“轧闹猛”，爱在热门景点抢镜头，也

爱往冷僻的地方去“觅宝”。在莫干山的

最后几小时，他邀我步行到杜月笙、张啸

林的公馆去看看。

那天烈日当空，我和云龙老师沿着

盘山公路走了不少路。汗涔涔赶到半山

腰转弯处，那里空无一人，只有路两边石

碑上刻着闻人之名。而张啸林公馆建在

数百级台阶的陡峭山坡上，我们费劲登

至高处，直到杂草、陡坡拦路无法再向

上，云龙老师让我为其在旧址拍了数张

照片，并在题为莫干山名人别墅群的“美

篇”中展现出来。

与“美篇”玩主同行，如同打开一扇

窗，有了新收获，累并快乐着！

我的父亲于上世

纪六七十年

代，在上海某中心

医院担任分管医政

业务的副院长。当

时，在职人员的作

息时间都是“6＋

1”，即每周上六天

班，才能享有一个

宝贵的星期天。即

便如此，平时早出

晚归、工作繁忙的

他，却把每个周日

安排得满满当当。

吃好早饭，他

会夹上一两份《参

考消息》报，去居家

附近的一个理发店

等候理发。大概是

工作中，父亲经常

要出席（主持）各种

会议、接待上级检

查和兄弟单位人员

进修、来访等，需保

持必要的整洁仪

容。在我印象中，

他几乎每个星期天

都要去理一次发。

回到家，假如离吃

午饭还有些时间，父亲就会把自己

及家人的皮鞋都上油擦一遍。短

暂午睡后，他带上那时十岁左右的

我们兄弟俩，到附近一家澡堂洗澡

（天暖和时则帮我们在家洗）。之

后，父亲会利用晚饭前的那点时

间，抓紧把家里所有的门窗、橱柜

擦拭一遍……

1944年即参加新四军、投身

革命的父亲，一直保持着俭朴、低

标准的生活习惯。他不抽烟（也

要求我们长大后别抽烟）、不喝

酒，衣着朴素，虽然在当时，其工资

不低（我母亲工资较少），但要承担

一大家子的日常开销，以及我们四

个子女的读书花费。另外，每个月

他还要按时给乡下年迈的我的祖

父母汇寄生活费。因此，尽管平

时我家晚餐的菜肴大都十分简

单、寡味，但据我观察，父亲每次总

是吃得津津有味，这或许是他在医

院忙碌了一天，体力精力消耗较大

的缘故吧。

父亲对我们的学习也抓得很

紧。他工作再忙，晚上都要过问我

们作业做得怎样？最近的考试（测

验）成绩如何？并要求老大、老二

要给妹妹、弟弟做好的榜样。他参

加革命早，读书不多，但写得一

手漂亮的钢笔字，要求我们“字

一定要写好”。还常以羡慕的口

吻说，谁谁家的两个孩子都是大

学生了……后来，他的这个夙愿

竟然都超额实现了：我们四姐弟

中，一人博士，一人硕士，还有两

人大学本科毕业；出了一名上海名

牌大学教授，一名大型国企的高级

政工师和一名外贸公司的老总。

屈指数来，父亲离开我们已近

二十年了。回想起来，他上班时一

心扑在工作上，在家里则尽力当好

一名好丈夫、好父亲。尤其是他一

生俭朴、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值

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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